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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河埠(今为怀宁县城高河镇)是合肥
至安庆公路上的一个重镇，也是南京国民
党总统府的大门户。由于这一带土地肥
沃，盛产稻、麦、棉花、油菜，加之交通方
便，商业发达，高河埠自然成为客商往来、
贸易集散之地，异常热闹、繁华。国民党反
动派对这里十分重视，常驻保安团一个中
队，约100余人。

游击队伍经过3个小时的急行军，中
午时刻来到高河埠。当手枪队从镇北头进
街时，恰好从街里出来一个身穿黄布大
衣、腰挎中正指挥刀的敌保安中队长。他
见我一队人马如此装备，非常客气地问
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从哪里来？”
梁从学瞟了这家伙一眼，不快不慢地

答道：“我们是十一路军的，从山里‘剿匪’
下来，要在这里休息。部队马上就到，我们
先来联系住宿、粮草问题。”敌中队长说：

“你们辛苦了，请到我们队部休息。”说着，
就带领手枪队向敌队部走去。
敌保安中队队部设在镇南头的一个

祠堂里。团政委和手枪队的同志走进敌队
部以后，稍坐片刻，就先以看住处为名，逐
一察看了各个营房。见当时敌队部除两个
门岗和少数几个执勤人员外，其余的团丁
都到外面去了，枪支、子弹袋整齐地挂在
营房墙上，大家提着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手枪队员们见机行事，非常利索地缴了门
岗和值班人员的枪支，下掉了敌挂在营房
墙上的所有枪支、子弹。敌保安中队长见
此情景，异常惊愕。团政委说：“你们‘通
匪’，我们特奉命来收缴你们的武器！”
敌团长一听，便大声叫道：“长官，冤

枉呀！”
我手枪队不客气地给他一颗子弹，结

束了他的狗命。
打死敌保安中队长后，手枪队立刻控

制了整个祠堂，并对空连放三枪。这时，在
集镇上逛街、打麻将、推牌九或到河边上与
洗衣服的妇女闲扯、调情的保安队团丁，听
到枪声都往回跑。一到队部门口，手枪队即
令其一个个排队站好，弄得他们莫名其妙，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我们的团政委
给他们讲话，说明我党对待俘虏的政策，遣
散他们回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
在手枪队解决驻高河埠镇保安团100

多人时，梁从学团长带二四五团三营集结
于镇边公路以西的一片岗头地上，密切注
视公路南、北两方的动向。
当时，雷伟和所在班的任务是破坏高

河埠通向各处的电话线。完成任务后，只
见镇子里到处是人，笑逐颜开。有的说：

“红军真是天兵天将，神不知、鬼不觉地就

把保安团一个中队打垮了。打得好！”雷伟
和他们在镇上开展一阵宣传工作，没收几
家反动资本家商店的东西，分给镇上贫苦
群众。附近的农民，听说红军消灭了保安
团，都非常高兴，争先恐后涌向街头。不一
会儿，整个镇上被挤得水泄不通，雷伟和
与战友们好不容易才一个个挤了出来。

下午3时左右，游击队伍撤向高河埠西
北方向。没走多远，队伍来到一个名叫育儿
村的小集镇。这个镇很小，但有“故事”：东
汉末年，曹操亲率83万人马下江南征讨孙
权，随军而行的卞夫人在这里生下了曹植。
在育儿村，手枪队又顺手牵羊，缴了

镇上一个民团小队十余人的枪支，还捉了
一个反动地主。队伍在镇上稍作休息后，
继续北行。
一路顺利，大家异常兴奋，忘记了疲

倦，不知不觉已到傍晚。游击队伍进入青
草塥。
青草塥，是潜山县东部(今属桐城县青

草镇)一个较大的集镇。这里是桐城、潜山
山区东部通向丘陵平原地带的门户，敌人
对其亦很重视，在它的西街南头筑有一个
碉堡，常有民团三四十人持枪驻守。红二
十八军过去曾进攻过青草塥，所以，这里
的敌人也更加警觉。

那一天，游击队伍从街南头进去，却
发现情况异常：家家关门闭户，街道上空
空荡荡，无人行走。大概走了几十家店面，
队伍停下，原地休息。雷伟和与战友打开
两家店门，也未找到一个人影。这时，团政
委已带手枪队向西南街头靠近，准备拿下
碉堡。他们在快接近碉堡时，碉堡里突然
高声喝道：“哪一部分的？”
手枪队答道：“我们是十一路军，从山

里‘剿匪’下来。”
“派人上来接头！”碉堡里又发出急促

的叫声。
“你们派人下来接头！”手枪队也高声

喝道。
“好，你们不上来，我们下来。”碉堡上

的一个哨兵一边说，一边端着枪往下走。
天快黑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团政委

感到气氛不对，估计一天的活动已引起敌
人的注意，一定是调来正规军在此把守。他
灵机一动，带着手枪队，趁天黑迅速来到东
街部队休息的地方。梁从学思考一番之后，
命令部队立即从东街中间巷道撤走。
撤离中，七连指导员邓平派雷伟和这

个班担任掩护，雷伟和当即组织全班战士
把打开的那两个店门拆下来，挡在
石桥上，又派4支枪封锁桥面，以防
敌人从河西街上猛扑过来。

游击队伍刚从东街撤走，敌新调来的
一个团敌人果然追来了。雷伟和阻击部队
正准备转移时，听到敌人在黑暗中叫道：

“哪一部分的？”
雷伟和还以为自己的队伍未转移完，

马上答道：“我们是七连的！”
话刚落音，轰隆一声，敌人一个手榴

弹向红军扔过来。雷伟和等人打了几枪
后，就机警地钻进一个大商店，藏在商店
后面的小菜园里。
当时，敌人也摸不清镇内到底有多少

部队，在街上到处搜索，枪声乱七八糟地
打个不停。

20分钟后，月亮慢慢升起。借着微弱
的月色，雷伟和扒上园墙观望，见四周静
悄悄的，无人走动。于是，他带着全班同志
快速撤出集镇。
在掩护部队撤离中，雷伟和这个班与

连部失去了联系，只得向东北方向搜索前
进。途中，突然听到前面一阵号音，再侧耳
细听，原来是梁团长的号长在吹号联系七
连指导员邓平。于是，大家放快脚步，向号
音方向跑去，在一个临近山区的河边找到
了部队。
大家在河边休息一阵之后，又满怀胜

利的喜悦，迈着轻快的脚步，顶着柔和的
月光，向潜山山区前进。尾随追击的敌人，
一直把红军“护送”到潜山县万山地区。这
里已是万山便衣队活动的根据地了。
一个昼夜，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

团从潜山出山后，在圩畈丘陵地区连克五
镇。游击队伍巧闯潜山、怀宁、桐城的黄泥
港、王家河、高河埠、育儿村、青草塥这五个
集镇，消灭国民党地方民团200多人，缴获大
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而我军无一伤亡。伪装
战术又一次显示了威力，大大扩大了红军的
影响，直接威胁了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
二四五团的外出作战，扩大了红二十

八军在皖西南的影响，震惊了敌人。安徽
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乘机质问卫立煌，为什
么把红军放到省政府边上来了。当敌人从
山区抽调部队回来“围剿”时，红二四五团
又悄然返回潜北山区。
梁从学这个所谓的二四五团，其实不

到一个营的兵力。而梁从学率领这个团不
但敢与多于自己数倍的敌军作战，而且打
到皖江平原地区，甚至离省会安庆已经很
近，不是有胆有识之战将，是很难做到的。
这应该说是红二十八军最出色的游击作
战范例之一。 (张正耀 编著)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之十一

近年来，安徽省积极推进县级党校分类建
设，全省县级党校分为三类：建设达标类、优化
发展类和特色示范类。霍山县委党校自我加压，
凭借特色鲜明的办学治校条件、优越的培训资
源禀赋，积极争创“特色示范类”县级党校。我们
坚持“党校姓党、质量立校、从严治校”，聚焦主
责主业，争先进位，努力实现党校事业高质量发
展。县委高度重视，花大力气推动新校区建设，
从2019年开始动议新建，历经两年的规划选址，
最终选定在高桥湾路188号。从2022年1月开工，
经过一年半的日夜奋战，我们在今年7月28日顺
利搬入新校区。
今年8月18日至22日我有幸参加中央党校

举办的“全国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要论述专题第三期研
讨班”。千名县级党校系统负责人集中现场聆听
中央党校专家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重
要论述的深入解读，可谓醍醐灌顶，对党校坚守

“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认识更深一层，理
解更透一层；对基层党校如何做到“坚持党校姓
党，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有了更加明晰的
思路和举措。通过来自东西南北中县级党校负
责人的交流研讨，获得了好的经验和做法，可谓
受益匪浅。
记得8月中旬一个周六的上午，安徽迎驾集

团总裁倪永培驱车路过，带着新奇走进党校细
看，正巧被我遇见。“这是你们党校呀？”“是的，
倪总。”“规划做得好，高雅简朴，沉稳厚重，主楼
稍高，群楼略低，楼宇之间都有连廊，晴能遮阳，
阴能避雨，米白色的外墙干挂，灰色屋面，整体
十分协调，有视觉美。”“倪总，建设领导组安排
我们党校牵头，组织设计单位和相关部门，到河
南新县的大别山干部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
中国(丽水)两山学院和省内的池州市委党校、合
肥市委党校、六安市委党校、金寨干部学院等多
家院校现场考察
学习，优化深化
设计方案。这个
项 目 总 投 资
3 . 14亿元，建筑
面积52130平方
米，竣工后交我
们党校管理使
用。”
我陪倪总一

边看一边交流，
走到党校一号楼
主楼中央绿地刻
着“实事求是”的
大石头旁边，倪
总严肃地说：“你
们学校的规划设
计正践行了党校

‘实事求是’的校
训，好，我们即将
要签约一个学院项目，规划的时候来你们党校专门学习借
鉴！”我们顺着校园由西向东一路看图书馆、体育馆、住宿
楼、后勤楼。当走到南北楼宇之间，“清风池”旁，倪总停下脚
步说：“这两口小水塘和这几棵古柳树、栎树、木瓜树是过去
老庄子保留下来的吧？”“是的，您看，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小
山，规划时也做了保留，新建时将山上的杂草、小杂树梳理
了一番，东坡以竹园、栗园为主；西面山上以柿子、木瓜、杜
鹃为主，都建有登山步道。”倪总边看边听边点头称赞。当走
到西北门时，一阵微风过来，一阵桂花香气扑面而来。“吆，
这桂花真香。处处有花，处处有绿，草坪上还有白鹭，真是养
眼、养心。”倪总又指着草坪上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石头说：“我们霍山的生态环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样板。”
自搬入新校区以来，来自新疆、成都、上海和省内界首、

颍上、阜阳、六安市内等各类干部教育培训班有70
余期，5000余人次。我们党校编制29名，现在包括
见习岗有30名在职员工，平均年龄38岁，高级职称
7名，有22名教师上讲台。我们正处在发奋图强、赶
超发展的路上。在教学方面，通过集体备课、专题试
讲、多轮打磨等环节不断完善教学专题，好中选优，
优中选精。目前已开发涵盖马克思基本理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性教育等教学
专题68个；打造了《弘扬“三线精神”砥砺奋进前
行》《淠史杭精神》《大别山精神深刻内涵与当代价
值》等地方特色课程11个。今年以来，我们开展新专
题试讲13场次，新开发专题11个，其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课程被评为第二届全省社会主
义学院优秀成果，《牢记“三个务必” 谱写华丽篇
章》在全市党校系统教学比赛中荣获二等奖。在科
研咨政方面，有1项《安徽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
用研究》课题荣获2022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
发展研究立项课题、1项课题获得2023年全省党校
(行政学院)系统重点立项课题，1项课题获得2023
年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智库立项课题，3项
2022年度全省党校系统重点课题、3项市委党校重
点课题、4项市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正待结
项。今年以来，教师们在各类期刊发表理论文章14
篇，其中省内CN期刊发表11篇、市级期刊发表3篇。
撰写的《讲好红色故事 唱响霍山品牌——— 关于提
升我县红色讲解员能力的思考与建议》等6篇咨政
报告获得县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
我们要做好“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

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的践行者、传承人。霍山县委
提出“红色领航 绿色振兴”发展之路，县委党校设
置有具体的现场教学点。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对分
散在全县的以革命历史事件和革命历史人物以及
工业经济、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的参观点，进行规
范和提炼，一共打磨出25个现场教学点，分为4个
不同主题的精品板块：以大别山安徽红色区域纪念

中心、西镇暴动纪
念馆、舒传贤广场、
刘淠西故居等为主
的红色板块；以新
中国第一坝——— 佛
子岭水库大坝、依
托三线企业打造的
月亮湾作家村和诸
佛庵画家村等为主
的新中国史板块；
以安徽迎驾集团食
品酿造、安徽应流
集团高端装备制造
等展示现代化建设
的大国工匠精神板
块；以太平畈石斛
小镇、陡沙河温泉
小镇等为代表的乡
村振兴板块。我们
带班老师现场上节

“微党课”，让学员们身临其境地接受精神洗礼，在沉浸式体
验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原动力，提升大家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今年7月底搬迁新校区，学员对这里的食宿、办班场所

都很满意。5号楼能同时容纳1000人就餐，南北两侧的4、6、
7、8号楼能同时住600人，1号主楼有8个80-150人的教室，
主楼东南面是体
育中心，西北面是
450人的大报告厅
和图书馆。新校区
功能齐全，环境优
美，确实是党员干
部锤炼党性、静心
学习的好地方。

巧妙伪装闯五镇 (下 )

我的高中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少时懵懂，不知勤奋。初中毕业，幸被
区政府所在地的双河中学录取。这所完全
中学坐落于九龙传珠的双河山之南，背靠
闻名鄂、豫、皖三省的“双河道观”。巨大的
法国梧桐翠绿的叶冠掩映着层层黑瓦白
墙的校舍，宛若镶嵌在山坡上的环环翡
翠。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县城里有三所中
学，条件颇好，师资饱和。由于双河中学距
离县城最近，交通方便，新来金寨又进不
了县城的老师，大都选择了双河，所以这
里汇集了一大批来自大城市的优秀青年
教师。这样，当时的双河中学的教育质量
在金寨也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为双
河人民培育了一批优秀大学生。

这里，深受我们爱戴的老师很多，有
施大元、叶树康、李昌琴、王明智等，傅书
华老师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傅老师是合肥
人，到了金寨，被分到双河，在这里扎根立
业，结婚生子。我们上高中的那会，傅老师
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大女儿初中都快毕
业了。当时的傅老师风华正茂，一米八的
伟岸身材，秋冬季喜欢穿深蓝色毛呢中山
装，裤子总是笔挺笔挺的，皮鞋永远贼亮，
脖子上常围一条灰色的长围巾。老师搭围
巾的方式很酷，就是顺脖子绕一圈，前胸
搭一半，后背搭一半，很有特色。老师喜欢
戴同样颜色八角呢制帽，皮肤白皙，举止
儒雅，是罗敷口中的“为人洁白晰，鬑鬑颇
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的君子形
象。
傅老师是教数学的，毕业于安徽大学

数学系，在调回合肥前一直是双河中学校
长。那时候完全中学的校长是全职的，不
需要给学生上课。但是老师坚持给两个班
的高中生上课。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校

长角色是随时可能转换的，但是数学老师
是终身的，不能荒废。”上课时，老师端来
一书一本一盒，书是教科书，本是备课笔
记，盒是木质的粉笔盒，里面装满整齐的
粉笔。但直到下课，那俩书本一直安静地
躺在那原来的位置，只有粉笔有些消耗。

老师讲起数学课来思维清晰，由浅入
深，引人入胜。那时候高中数学分成《立体
几何》《三角函数》等等几块，每个模块单
独一本教材。每个模块学完，老师都带我
们复习小结。他能够把一本书的内容浓缩
到一个黑板的版面内，并且还加星号突出
重点。学数学，离不开解题。在解题教学
中，傅老师不是简单地“赐之鱼”，而是“赐
之以渔”。他总是用他那悦耳的合肥普通
话慢条斯理地引导我们自己分析，自己解
题，让我们体会自己解题的快乐。

“学高为师”写给傅老师简直是再适
合不过了。他的课把学生们带进奥妙无穷
的数学世界，也给他的学生们带来光明灿
烂的前途。也许是老师的人格魅力启迪了
我，少时懵懵懂懂的我，来到高中后，第一
次数学测验，居然考到班级第一，于是傅
老师让我当了两年的数学课代表，两年的
高中生活不仅让我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
感情，也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年的校园生机勃勃，高中部大多都
是住校生。清晨，被铃声闹醒，我们端着脸

盆，拎着咸菜缸匆匆冲向靠河道边的大操
场，在小河边简单地洗漱，然后加入到长
长的跑步的人群队伍之中。在清脆嘹亮的
伴着哨子声的“一、二、一，一、二、三、四”
号子声中，拉开了我们一天的学习生活序
幕。在这晨跑的队尾，每天都会有我们傅
老师的身影。早操过后的晨读时间，傅老
师会踱着方步，慢慢地巡遍每一个教室，
然后回办公室，或备课，或阅读。
我们读高中那会，市面上没有现在这

样繁多的各科《习题集》。现在名目繁多的
练习册弄得孩子们眼花缭乱，不堪重负。
那时候，只有随教材配发的人教社的《基
础训练》，各科都有。《数学基础训练》大概
是两角一分钱一本，这个费用是要各学科
老师自己收取再上交学校财务。当然，实
际操作人是课代表。我到老师家的时候，
老师正在吃晚饭。师母刘老师微笑着说：
傅老师晚上有自习课，所以先吃饭了。老
师边吃边和我说话，班上多少人，多少钱
一本，又问我总共收了多少钱。我把用纸
包好的钱递给老师，老师示意我放在餐桌
上，我把写有数字金额的一面朝上。老师
看了一眼，立即说：“怎么多了一个人的？”
我正诧异时，突然想起一同学替别人交了
一份，那人自己又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之
后，老师放下碗筷，从纸包里面拿出两角
一分钱叮嘱我快退给人家。然后，老师喊

我的名字，对我说，来，坐下来等一会！我
找本《心算术》给你，你回去慢慢读。你看
完之后，再给别的同学在班上传阅。

那时候的校园是真正的严肃活泼。课
外活动时，老师们也是操场上的生龙活
虎。老师们篮球赛几乎周周有，有区直单
位赛，学校内有学科教研组之间的比赛，
还有教师与学生的比赛。傅老师是双中校
篮球队的，也是数学组队的。傅老师也善
攻围棋，常常看到他在办公室安静地与另
一位围棋高手体育老师对弈。真是静若处
子，动若脱兔！
当年的大操场东南角，有一口露天水

井，井旁是开水房，开水房后边是教工食
堂改成的复读生宿舍。课外活动时，我喜
欢把热水瓶放到复读班宿舍门口的树根
下，到操场上去发会呆。坐在草坪上每天
都能看傅老师去井边挑水，或去开水房打
开水。有时候我也会半躺在草坪上，看云
卷云舒，思何去何从。某一天的那一刻，我
思绪飞扬，做一个老师是多么幸福啊！也
在那一刻，朦朦胧胧中“大学”在我脑海里
油然而生，“安徽大学”这令人神往的知识
的殿堂，您是用什么力量能让我们的傅老
师由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个如此优秀的
人？或许，就是知识的力量吧！如果我也能
有幸被您锻造，我的人生是否也会那么美
好！也许这就是我的“初心”。也就是从那
一刻起，我的心真正地安静于学习之上
了。
退休后的时光总是带有怀旧色彩的。

傅老师居住在安徽大学龙河校区附近。闲
暇时，老师会进入安大校园，绕着主教学
楼漫步。这些00后的大学生们哪里会知
道，这位热爱生活的老校友把他的风华青
春都奉献给了金寨人民的教育事业!

读书，读到“往事如烟”时，不禁停了下来，很不以为然。亲身经历过
的事，能像烟尘那样，随风飘散吗？鸡毛蒜皮的小事还差不多，那些触动
心灵的大事，总会在心里翻波逐浪，留下些涟漪。有的甚至终生难忘。
经历饥馑的人，都珍爱粮食。粮食能充饥，粮食能活命，能让倒在路

边的饿殍起死回生。所以，面对灾年过后的丰收年景，睡着了都能笑醒。
大人们高兴，小孩子也屁颠屁颠地跟着乐。没饭吃的情景，如同发生在昨
天，谁不视粮食如生命？她这个小丫头也不例外，她也爱粮食。
一天，放午学回家的路上，她看见大人们割下的稻把子，散金铺玉

样，摊晒在田里，埂上。等待着午后出工，挑到场上脱粒。阳光似火，热气
蒸腾，好像要把空气都晒化了。烈日似乎懂得人们的心思，让阳光尽情地
撒向稻谷，烘啊，烤啊，以便减轻农人肩上的重压。都才从饥饿中缓过劲
来，还没恢复体力呢，能轻一点是一点。树上的知了，实在受不了阳光的
暴晒，苦苦地叫着：“急——— 了！急——— 了！”能不急吗？人们都躲在凉爽的
屋里，吃着香喷喷的饭菜。它们不叫才怪呢！

她走在三个同学的最后，也急着回去吃饭，急着甩掉似火的烈日。但
见前面两个同学，一人偷偷抱上一铺稻就往家跑，她忍不住了。忐忑地东
瞅瞅，西望望，大太阳底下，除了稻棵里秧鸡叫，看不见一个人影。眼看那
两个同学跑出好远了，这黄澄澄的稻子不抱点回去，多可惜啊！这散发着
稻香的谷穗，似乎长了手爪，挠得心里痒痒的。于是她弯腰抱起一铺稻，
箭似的撺了出去。可她心里怕呀！要是被谁看见，呵斥几句怎么办？老师
要是批评怎么办？同学要是羞辱，又怎么办？毕竟自己是二年级学生了，
又是少先队员。可是，已经抱起来了还放下吗？已经跑这远了还回头吗？
就这样矛盾着，思虑着，小跑着。快到家时，突然听见队长在西边喊：“谁
家的鸭子下田吃稻了？”她猛地一惊，哧溜一下钻进路边的洋姜棵里。吓
跑的秧鸡，躲在远处的草丛里，“咯噔”“咯噔”地叫着，她的心也在这边，

“咯噔”“咯噔”地跳着。到家时，怀里的稻穗成了光秃秃的稻草，稻籽全颠
掉了。回头看去，一路的稻粒在眨眼。摸摸心口，满心的惊慌喘粗气。
傍晚收场后，夕阳笼罩着稻场，万物披上了霞光。麻雀们在觅食，孩

子们在玩耍。一个女孩挑着两个篮子，一篮是白莹莹的野菊，一篮是金灿
灿的夕阳。推来搡去，你争我夺中，泛起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她去稻场找
妹妹，正好听见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今天中午放学，有两个小男孩抱稻
回家，家长可要教育啊！”听见这话，她猛地一惊：“哎呀，坏事！队长看见
偷稻了。”但是，又一想：“不是讲我吧？也许是别的孩子，明明讲的是两个
小男孩嘛！没有我，不是我。”于是，她稍稍坦然了些，拉着妹妹走了。可
是，走着走着，心里又翻起波浪，汹涌澎湃，不是滋味。妹妹去捉一只漂亮
的蝴蝶，她却视而不见，无精打采地走她的路。回家的人们一个个超过了
她俩。赶上来的队长喊她一声，“丫头”，她回给队长一个僵硬的笑容。队
长若有所思地问：“今天中午放学……”稍停一下，接着说：“热吧？”她连
连点头说：“嗯，热，热死了!”
答完话，回过头，心却在半空打悠球，晃来晃去不安定：一句话不说

完，停顿一下，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问“今天中午放学偷稻了吧？”她不
禁心里一炸，是的，是这话，一定是这句话。他是队长，他完全可以这样
问。想到此，她周身的血液井喷似地涌上来，浑身出汗，头冒热气。可是，
她不明白，那样一句话，为什么不直接问完？又换成一句无关紧要的内
容？难道是想为我隐瞒错误？可是，他为什么要替我隐瞒呢？很长一段时
间，她老想这个问题，可总也找不出答案。每次遇到队长，她心里总是砰
砰直跳，很不自然，很不得劲。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能偷东西了！
要是被人发现……恨死
了！恨死自己了！
渐渐长大了，懂得多

了，她才慢慢体悟到队长的
良苦用心：队长是想保护她
那颗敏感、脆弱的心。也许
队长更相信，她这个冰清玉
洁的孩子，一定会从错误中
重拾自信，发奋向上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即将从师
范校园毕业，当时一股自由开放的风气正
从其他学校涌进思想相对封闭的师范校
园。男孩子们开始流行穿喇叭裤、蝙蝠衫，
这样才能显得潇洒活泼，有艺术范儿，同
时你也要有一两样拿得出手的文艺特长，
要么是擅长美术，素描画得跟真人一样惟
妙惟肖，大卫的肌肉线条突出，纤毫毕现；
要么是会弹吉他、拉手风琴、弹钢琴；要么
是能引吭高歌、载歌载舞……即使是平常
比较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你也要会诌
几句舒婷、北岛等半懂不懂的“朦胧诗”，
让人琢磨半天……只有这样，你才能引起
男同学的崇拜，女同学的好感，进而你才
有机会在校园崭露头角、出人头地，否则，
即使你数理化学得再好，也只能在期末考
试亮个相，然后就寂寂无名了。

于是，到快要毕业的季节，各种文学
社团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校园里冒了出
来，什么《奋进》《先锋》……杂志等等，不
一而足。记得当时我们班在中央讲师团老
师的鼎力支持下，也办了一个内部杂志，
刊物名叫《青春雨》，作者大多是班上那些

“朦胧诗人”。他们整天待在宿舍里，抱着
个现代朦胧诗选，嘴里念念有词，或者有
时候打扮一新，昂首挺胸地去参加学校的
新诗讲座。他们经常在校园里“招摇过

市”，总会引起那些漂亮女生的特别注目，
甚至还要他们在自己珍藏的笔记本上龙
飞凤舞地签下名字，仿佛就像今天某个大
明星出场一样。而那些会乐器的，只要学
校举办歌舞晚会，总会看到他们夸张的舞
姿和如泣如诉的弹唱，下面那些打扮入时
的女孩子们欢呼着、跳跃着，激动万分甚
至是潸然泪下，恐怕那就是最早的一批粉
丝了。
而我们这些初中在数理化海洋中苦

苦挣扎的同学，到了师范学校就成了可有
可无的边缘人。我只有文化课学习这一项
特长，虽然也选择了喜爱的美术课，可叹
上天没有给予我这个天赋，画出来的东西
往往都是驴头不对马嘴。

班里的团书记叫刘帅，人如其名，长
得帅气，身材修长，一米八几，貌比潘安、
玉树临风。他也在培养自己的特长，因为
是团委书记，他必须要成为同学中的佼佼

者、模范生。他选择的是基础摄影，我连想
都不敢想，一方面是因为我这方面的一点
技能都没有，另一方面是学习摄影必须要
添置必备的设备，我知道家里经济十分紧
张，没有钱给我购买即使最便宜的照相设
备。学校有专门的教师传授专业摄影知
识，每个星期日授课，刘帅在掌握了基本
的摄影技巧后，每个星期六总是背着“海
鸥”相机，到处“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

或许是他想在私下里提高摄影技巧，
也或许他想给同伴们一个惊喜。一天晚
间，刘帅突然约我去做他的摄影“模特”，
到皖西革命烈士陵园——— 也就是九墩塘
去拍照。第三天是星期六，我们没有具体
课程，早晨我穿上新买的黑色皮夹克，登
上黑色皮鞋，全身上下一身黑，显得干净
整洁、清爽活泼，还真像一个“模特”。

我们俩买票进到皖西革命烈士陵园，
这里环境优雅宁静，晨练的老者正挥动着

刀剑，三三两两的游人穿梭其中，园里有
高大挺拔的水杉、郁郁葱葱的松柏，有流水
潺潺的溪流，还有庄严肃穆的展馆……我
迅速进入“模特”角色，时而在树旁笔直站
立、昂首凝神，时而匍匐在绿油油的草丛中
静静倾听，时而斜倚在树叶婆娑的月桂丛
中，时而怀着崇敬的心情抬头仰视浴血奋
战的勇士……也许是我非常投入，也许是
刘帅的兴致很浓厚，我们在那里“工作”了
一整天，他整整地使用完了一整筒胶卷。在
即将毕业的时刻，一向不爱照相的我，却
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地在皖西革命烈士陵
园留下各种各样姿态的靓丽“倩影”。
校园梧桐树上的知了还在聒噪个不

停，树叶已在簌簌凋零，我们毕业分手的
时刻到了，相处三年的我们各奔东西、洒
泪而别。我也来不及问明这件事的缘由，
那一套黑白照片就夹在我的影集里，我或
站立，或卧倒，或斜倚……

1994年8月，我调离执教四年的家乡
学校，离开祖居老宅，那套相片不翼而飞。
那套相片就从我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
成为无法解开的谜。

每每我遇到那位同学，总想提起这件
事，也许他早已经忘却，但我还会时时想起
那次做“模特”经历，和那一整套记录着我
青春时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黑白相片。

师之范 生之梦
李开琥

做做““模模特特””的的特特殊殊经经历历
王康奇

不能忘却的往事
李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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